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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 

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

游逸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地理學者過去好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
郡」，1探討秦代三十六郡所指為何。自從2003年里耶秦簡少量刊布後，2湮沒兩千年
的秦代洞庭郡重現於世。「秦郡三十六」逐漸被視為過時的靜態思維，新的動態研究
思維認為有秦一代，郡的數目不僅為三十六，尚可能為四十二、四十八乃至其他，
秦代政區研究格局為之丕變。3然而秦代洞庭郡的研究意義並不止於此，2012年《里
耶秦簡（壹）》刊布後，4洞庭郡的資料數量已經超越南郡，成為秦代諸郡之中最適合

 * 本文初稿曾在「中國文化研究青年論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
月19–20日）、「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8月27–29日）上宣讀。寫作期間得周波、馬孟龍、晏
昌貴、鄭威、鄔可晶、馬楠、唐俊峰、杜正勝、邢義田、陳侃理、陶安、黎婉欣、張聞捷
等師友及本刊三位匿名審查人賜教，唯一切文責由我自負。

 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六，頁239–40。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
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張春龍、龍京沙執筆），《文物》2003年第1期，頁
4–3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張春龍、龍京沙整理），《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頁8–25。

 3 參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載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
局，2009年），頁3–92；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何慕：〈秦代政區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凡國棟：〈秦郡新
探——以出土視域為主要切入點〉（武漢：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4 下文引用里耶秦簡圖版出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
社，2012年），釋文出自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年）者只標明簡號，不詳引出處。引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校釋意見時逕稱
《校釋》，亦不詳引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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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個案研究。透過洞庭郡這一個案的區域社會史研究，我們得以瞭解秦代政府
如何透過郡制統治南方邊疆，進而窺探秦代政府與東方六國遺民社會之間的關係。

然而里耶秦簡甫出不過三年，展開洞庭郡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前，學者須先對洞
庭郡制進行若干基礎考證，方可更準確地掌握洞庭郡的內部實態。下文將先逐節考
證洞庭郡長官任職者、洞庭郡治所在、「遷陵以郵行洞庭」郵書簡的意義、洞庭郡的
屬縣及疆域，進而探討洞庭郡內部屬縣的相互往來、洞庭郡與外郡之間的關係，最
後希望初步梳理出秦代洞庭郡與區域社會的基礎圖象。5

郡守任職表

里耶秦簡所見洞庭郡長官，僅郡守之名及任職年月可整理如「表一」：6

表一：里耶秦簡所見洞庭郡守任職表

秦始皇紀年月 郡守正式 / 代理 郡守名 簡 號

二十七年十一月 假 昌 9–237

二十七年二月至三月 真 禮 16–6、16–58

二十八年六月 9 真 禮 8–657

 5 本文原為作者博士論文〈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4年）第二章〈三
府分立的秦代郡制〉第二節。該章第一節企圖復原秦代郡吏體系，建立秦代一般郡制的骨
架；第二節則為秦郡的個案研究，也就是本文前身。因此本文徵引的里耶秦簡僅限於反映
洞庭郡的區域特色者。

 6 可考的洞庭郡尉任職者僅見里耶秦簡9–1~9–12（秦始皇三十五年四月洞庭代理郡尉觿），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頁185–
90。洞庭郡監御史任職者，目前尚無可考。

 7 張春龍：〈里耶秦簡第九層選讀〉，「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 ‧秦簡牘研究」論文（武漢：武
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2年11月17–19日）。

 8 《里耶發掘報告》，頁192–94。
 9 本簡紀日殘為「〼亥朔辛丑」，另有「六月乙未」、「八月甲戌」、「丙子」等干支，許名瑲推測
時間為秦二世元年九月己亥朔辛丑，鄭威推測為秦始皇二十八年五月己亥朔辛丑。由於該
簡出現的官吏「遷陵守丞膻之」，又見簡8–75+8–166+8–485（秦始皇二十八年十二月）、
8–1563（二十八年七月），本文書製作於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可能性大於秦二世元年。本簡
文書發出地為新武陵。從「表三」可知，新武陵為文書發出地的時間應較早，今從鄭威之
說。參許名瑲：〈《里耶秦簡（壹）》曆日校注補正〉，「簡帛網」：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1888（2013年9月7日）；鄭威：〈里耶秦簡牘所見秦即墨、洞庭二郡新
識〉，「簡牘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
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年10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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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gting Commandery in Liye Qin Bamboo 
Manuscripts: A Study of One Instance of the 

Commandery and County Institution of Early China

(Abstract)

Yi-Fei You

This paper discovers the names of five governors of the Qin dynasty Dongting com-
mandery, and finds that there were four possible locations of the commandery capital. 
Having determined that the “Qianling yi you xing Dongting” bamboo manuscripts were 
envelopes delivered from Dongting commandery to Qianling county, and Dongting 
commandery controlled over at least fourteen counties, we can draw a map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untie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document delivery,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judiciary, official disposal, migration, 
and prison labour. This paper then indicates that in the Dongting commandery, all of the 
soldiers and officials, even at the lowest level, came from places other than the Dong-
ting area. Non-native officials, soldiers, civilians, and criminals together constituted an 
immigrant community. Considering that the locals seemed to have no legitimate military 
power, political power or living space within the city, the Dongting area could be regarded 
as a colonial society. The Dongting commandery is typical of the “strong government, 
weak society” phenomenon. For the Qin government, the commandery system was  
a powerful institution to monitor regional society. However, implementing such harsh 
rules upon the remote south also reflected the excessive state apparatus, which might 
explain the quick collapse of the Qin dynasty.

關鍵詞：  郡縣制   地方政府   里耶秦簡   洞庭

Keywords:  system of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local government  Liye Qin 
bamboo manuscripts  Dongting




